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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有几天假期，搜了一下从成都出

发、动车几个小时能到的旅游城市，延安

跳将出来。看了天气预报，延安连续晴

天。当机立断，买了车票，预订了旅馆。

旅馆就选在宝塔山附近。安顿好行

李后，直奔宝塔山。1935年中共中央进

驻延安后，宝塔山成为革命圣地的象征。

诗人贺敬之重返阔别十余年后的延安，诗

情喷薄而出，写下了《回延安》。想不到时

隔七十年，我竟与诗人的心境若合一契。

当这在香烟壳上、在二元人民币上见过无

数次的宝塔山出现在眼前时，我不禁热泪

盈眶，脱口吟哦“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

搂定宝塔山”。

延安便是范仲淹笔下“塞下秋来风景

异”的边塞延州，也是他曾驻守的地方，宝

塔山留下他的“嘉岭山”隶书摩崖石刻。

只是我游完宝塔山景区，始终没有找到；

问游客，摇头不知，逮着景点观光车司机

打听。原来坐观光车可以看到，而我是步

行的。怕我听不明白，司机把我带到一个

岔口，在他的热心指引下，终于见到真迹。

名垂青史的杨家岭和枣园，当时是延

安的偏远山村，为了躲避敌机轰炸，毛泽

东等领导人搬到这里，并带头自己动手开

挖窑洞。参观那天，正遇上沙尘暴，黄沙

漫天，再看看简陋窑洞，遥想延安十三年

的峥嵘岁月，艰苦程度可想而知。但革命

领导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为新中国革

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召开了载入

史册的党的七大会议。毛泽东椽笔定乾

坤，在延安的窑洞里撰写了指导抗战的光

辉著作《论持久战》。高中课文《改造我们

的学习》，是延安整风运动主要文献之一，

也在这里完成。

第二天去延安革命纪念馆，按照参观

顺序，认真阅读展厅每段文字、每帧图片，

结合第一天的宝塔山、杨家岭、枣园所见，

多了一些相互佐证的实地资料，兴趣更盎

然。参观结束时，正好看到导游带着小型

团队讲解，便装模作样成为其中一员。自

己浏览相当于自学，需要老师提点和概

括。这位导游犹如一位优秀的历史老师，

讲解提纲挈领，言简意赅，让我对延安十

三年历史的了解更系统更清晰。

来延安，陕北文化如影随形，所到之

处，熟悉的陕北民歌一直萦绕在耳。《南泥

湾》《黄河大合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

《解放区的天》等歌曲，景区播放，饭店里

播放，司机也唱，游客也唱。在杨家岭参

观时，天蓝云白，阳光明媚，在毛泽东旧居

门口的休闲椅子上，一位大娘放声唱起了

民歌，高亢悠远。我忍不住赞道：“阿姨，

你唱得真好，是专业的吗？”她答非所问：

“今天看到天这么蓝，就想着唱了。”在“中

共中央办公厅”旧址参观时，我被一幕情

景吸引。一位中年男子对着墙上悬挂着

的《东方红》，给身边一位颤巍巍的老人边

讲边唱，调调像刚才那位阿姨唱的。原来

老人是其母亲，他为她讲解《东方红》来

源，更用方言演唱帮母亲回忆。1942年，

陕西农民李有源有感于毛泽东是人民的

大救星，套用陕北民歌曲调，自己填词，形

成《移民歌》，广为传唱，后由人改编，

1945年被正式命名为《东方红》。如果不

是被男子歌声吸引，我自然不知歌曲的来

龙去脉。而男子连说带唱的解说，以及那

位阿姨的引吭高歌，可见民歌早已融入百

姓的举手投足中。

和安塞腰鼓邂逅，是在去宝塔山的那

天。广场上几位年轻人排练舞蹈刚结束，

看到腰间小鼓，就猜是安塞腰鼓。我只读

过相关文字，没见过舞蹈，斗胆问能否让

我见识一下，没想到他们爽快答应了，几

位游客也闻风而来。犹如散文家刘成章

写的，胳膊、腿、全身，有力地搏击着，急速

地搏击着，大起大落地搏击着。后来在北

京知青旧居门口，当地百姓也是用慷慨激

昂的安塞腰鼓和斗鼓来欢迎游客。

旅馆房间的案桌上摆着一套《平凡的

世界》，才知道延安是作家路遥的成长地，

便有了节外生枝的延川之行。拼凑的五

人小团，路途遥远，大家又不熟悉，气氛比

较沉闷，司机主动给我唱起陕北民歌，声

音浑厚，歌词通俗易懂。你们唱歌真有天

赋哦，我们不约而同赞叹。哈哈，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黄土高原，地广人稀，传信靠

吼，自然练成了。司机不仅能唱，对红色

革命文化也了如指掌，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一路上滔滔不绝，帮我复习和补充了

昨天纪念馆看到的革命故事，又预习了今

天去的梁家河和路遥的相关故事。

回来动车上，一直扪心自问，几乎走

遍全国各地，我怎么现在才来延安？现在

终于明白，犹如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等你阅遍人间景色，千淘万漉，唯有荡涤

魂灵的净地最抚人心。

延安，在课文中读过，历史课学过，歌

曲中听过，熟悉得如故园，又恰逢清明节，

慎终追远，这次延安之行，岂是初来乍到，

就是回了一趟延安呀。

草木青翠，繁花似锦。这个春天，学

校举办的成人仪式隆重而热闹。现场，十

八岁的儿子张开双臂，将母亲拥进怀中。

我不知道那一刻妻子是否感动得热泪盈

眶，但站在她身后目睹这一幕，我的眼眶

却悄然湿润了。在我看来，儿子这个举

动，或许正是埋藏心底已久的那份对母亲

的感恩，选择在成人礼上向她表白。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儿子松开母亲

后，竟主动朝我探过身来：“老爸，来吧，我

也抱下你，免得你心里不舒服。”他满脸微

笑，语句里却饱含着浓浓的“怼意”。方才

只顾羡慕妻子的我，就这样措手不及地被

十八岁的少年搂进怀里。他轻轻拍拍我

的后背，不发一言，我却真切地感受到了

他传递过来的心意。

那拥抱不过十几秒，却像一股暖流瞬

间涌遍我的全身。我忽然明白：我的少年

终于长大了。

这些年来，我陪伴儿子的时间实在不

多。常年在外地谋生，只有周末才能回

家。儿子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都是妻

子相伴。她骑着电动车，载着儿子往返家

与学校之间，年复一年，风雨无阻。儿子

一天天长大，我怕他不理解我，想和他聊

聊身为人父的艰辛，又怕给他增添心理负

担。

儿子上高三后，每半个月才回一次

家，父子见面的机会更少。在外忙完手头

的事，我总不由自主地猜想：儿子此刻在

学校里干什么，学习是否认真，饭是否吃

得饱，觉是否睡得踏实……想着他早上五

六点就要起床早读，晚上十点多才能休

息，心里只能一遍遍为他鼓劲。

时空的距离阻碍了父子间的交流，我

有时担心这会否淡化彼此的情感？妻子

却告诉我，她每次去学校探望儿子，儿子

都不忘问一句：“我爸在干什么？”而我每

次与妻子通电话，也总会忍不住问：“他还

好吗？他说了什么？有提起我吗？”妻子

哈哈大笑：“你们父子也真怪，见面的时候

针尖对麦芒，不见面的时候又相互牵挂。”

或许，这就是父与子之间那种微妙的

情感吧。

妻子说得没错，不见面时彼此思念，

见了面却是“怼意”无尽。节假日，难得父

子相伴，我总爱瞅准时机督促他：“学习很

苦，但你不能怕，要懂得‘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儿子瞥我一眼，怼道：“得了，我都这

么大了，用不着灌心灵鸡汤，该怎么做我

心里有数。”

一计不成，我便换种方式。一次和儿

子比身高时，他发现我的肩膀微斜，询问

缘由。我趁机告诉他，我在他这般年纪

时，曾在红砖厂打工，百余斤重的砖坯压

在肩上，在制砖机与晒场之间奔波五六十

次，被重担压坏了。所以，一个人一定要

学会吃学习的苦，不然将来就要吃生活的

苦。

儿子听后不屑一顾：“你看，你看，又

开始忆苦思甜了。”

每个周日，妻子都会去学校送些吃

食。只要在家，无论多忙，我都尽量跟去，

只想多看他一眼，聊上几句，缓解一下他

繁重的学习压力。每次见面，儿子总带着

几分调侃：“你怎么有空来？不是很忙

吗？”我便直白地告诉他：“没办法，因为爱

你，所以要来看看你。”儿子听罢没说什

么，眉宇间却藏着一份不易察觉的欢喜。

后来妻子告诉我，若某次我有事没

去，儿子会悄悄问：“我爸呢？去哪里了？

怎么没看见他？”原来儿子嘴上不说，心里

其实也在记挂着我，原来，孩子和大人一

样，都盼望着被关注、被牵挂、被呵护。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讲述孩子与父母

共处的时光：从幼时的朝夕相处，到上学

后的每周一见，再到长大后的一年几见，

其中有别离、有思念，更有割舍不下的牵

挂、守望和期盼。唯有珍惜，才是唯一的

答案。

儿子的成人礼上，那个突如其来的拥

抱，让我真切地明白，我的少年长大了

——因为他懂得了顾及父母的情绪。原

来，过往时光中那些“怼意”无限的言语

里，蕴藏着的正是他不善言说的温柔与心

意。只是我不曾意识到而已。

春暖花开的季节，儿子迎来了他的

18岁，也将迎来人生的第一场大考——

高考。愿我的少年笃定自信，勤奋拼搏，

取得佳绩；往后的路上，愿他心怀温暖，步

履坚定，无畏艰难，向善做人，向光而行，

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

眼下又到了观赏桃花的最佳时节。

说起桃花，像我这般年纪的人，脑海里会

立刻蹦出“桃花村”三个字。在瑞安，能被

称作“桃花村”、甚至连其本名都被人淡忘

的地方，便是原潘岱乡的谢岙底村。

上世纪八十年代，“桃花村”已小有名

气。那时可供游玩的地方不多，印象里只

有愚溪水库、仙岩梅雨潭、高楼九潭等几

处。“桃花村”离县城不过十里路，自然成

了郊游的首选，也成了我们这些在瑞城求

学的年轻人心中的诗与远方。

翻开老相册，几张泛黄的照片映入眼

帘，我的思绪瞬间被拉回那次难忘的“桃

花村”之旅。

1985年，为解决乡镇初中语文教师

短缺问题，县政府委托瑞安电大（当时名

为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瑞安工作站）开设初

中语文师资大专班（汉语言文学专业）。

同年9月，来自各乡镇的三十余位高考落

榜生进入电大，成为首届脱产学习班学员

（简称“中文职业班”）。那时我们二十出

头，正青春，除了用功读书，也爱尽情地

玩。课余或假期，常结伴游览瑞安各地：

愚溪野炊，仙岩寻绿，巾子山探险问道

……

那时去往各地的路多是石子路，出行

靠双脚、自行车或“三轮卡”，游玩也多是

“穷游”，但我们却玩得不亦乐乎。翻到当

年的日记，时间是1987年4月1日下午：

“在上课的时候，我和丽丽不知从哪里说

起，要到桃花村。天气好转了，要走就在

下午走……我们是骑自行车的……”

我们从城北出发，一路经过西门、礁

石、白象、白莲等地。男同学载着女同学，

尽管公路有些颠簸，但大家一路上说说笑

笑，格外兴奋，一点不觉得辛苦。

我们把自行车停在村口，沿着石头小

路步行而上。还未进村，哗啦哗啦的流水

声便先入耳，远处竹林后方隐约可见随风

摇曳的粉色小点，让我们愈发兴奋起来。

“桃花村”背靠集云山脉，三面环山，

村落依山而建，一条小溪从村前潺潺流

过。我们踏着石头路拾级而上，屋前屋

后，盛开的桃花将低矮的房屋装点得格外

妖娆。

桃花林就在村子对面竹林后的山坡

上。当年的日记里写着：“桃花大部分凋谢

了，但绿荫覆盖的村庄，人在其中，那个叫

舒服、畅快。每家屋前还栽有梨树，刚落花

的梨树已长出叶子，嫩绿嫩绿的。我们沿

着浓荫的小路向上奔去。”跨过小溪，穿过

竹林，眼前豁然开朗：哇，好大一片桃花林！

据该村党支部书记徐治海介绍，这片

桃花林面积500多亩，全村桃树种植总面

积则有1000多亩，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初村民在山地里陆续种下的。

每到桃花盛开时节，村里便热闹非凡，前

来观赏的人络绎不绝。《瑞安市地名志》记

载：“村多桃花，别名桃花村。”至于历史上

是否早就有种植桃花的传统，还有待进一

步挖掘与考证。

女同学们一下子笑盈盈地扑进桃花

丛中。桃花与笑脸相互辉映，让桃林愈发

妩媚动人。她们一会儿站在这儿，一会儿

扑向那儿，摆出各种造型与桃花合影，让

我来不及按快门。我是个摄影爱好者，每

次活动的拍照任务基本都由我承担。那

次我带的是日本索尼傻瓜型彩色照相机，

是1986年在台湾的外公送我的。那时，

非专业摄影的人基本还没有彩色相机，因

此我的彩色相机成了“香饽饽”。只要有

活动，同学们都会邀我一起去。

看到相册里那几张同学们与桃花合

影的彩色照片，桃花村之行的一幕幕便浮

现在眼前，仿佛就在昨天。这哪是几张简

单的照片啊，分明是珍贵的青春记忆。时

间过得真快，一晃竟已近四十年。

“桃花村”还在吗？桃花还在盛开吗？

带着这些问题，我近日重访了“桃花

村”。“桃花村”已不复存在，但路牌仍被保

留着，或许是为了留存那份念想。为支持

国防建设，谢岙底人自2008年起整体迁

移至如今的瑞枫路旁，建起了谢岙底新

村。谢岙底人始终眷恋桃花，在新村周边

种下桃树，建成了16亩的桃花公园。另

有部分村民迁往上望街道，小区取名“桃

花锦苑”。虽然桃花不再开在山坡上，却

绽放在新农村建设的沃土中，更映在谢岙

底人奔赴新生活的笑脸上。

诒让故里，桃源潘岱。尽管昔日的

“桃花村”已无踪迹，但如今这里的“桃花

公园”“寺前桃源”等，呈现出更为广阔的

桃源盛景。不信的话，不妨到潘岱走一

走，看一看？

回延安
■张秀玲

儿子十八
■苏康宝

去看飞云江
■林新荣

去看飞云江，最好选一个

说不清年份的下午

云停在渡口上方

像多年前忘记收走的衣裳。水是浊的

芦苇刚抽青

江心的那块礁石还在

被磨得越来越像

一个低头洗手的老人

有人指着对岸说——

那里曾经有过码头

现在只剩水鸟起落的翅影

我没有告诉他

我来，是为了找一句

祖父说过的话。话很轻，人很多

江水却没有留下回声

江水流呀，江水流呀

它不问谁在岸上，谁在水里

去看飞云江，雾是江水

长出的羽毛

它一半咸，一半淡

——岸上的一个人站了很久

桃花村的旧影与新颜
■良言

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瑞 安 市 委 宣 传 部
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瑞 安 市 融 媒 体 中 心
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瑞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

宣宣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桃花公园桃花公园苏立锁苏立锁摄摄

宝塔山宝塔山

飞云江飞云江


